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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
乡村课程的定位、挑战与策略

———以彝族乡土知识为例

赵 鑫,周 钰 洁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是当地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地特有的课程资源。以彝族乡土知识

为例,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有助于传承西南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师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推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的特色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面临着整体

条件较为落后、乡村教师课程素养亟待提升、乡土知识合理性遭受质疑等现实挑战。因此,要加大乡土知识融

入乡村课程的宣传力度,增加相应的经费投入,明确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采用灵活多样的融入

方式,立足乡土特色提升教师课程素养,建设乡村课程资源库,从而确保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

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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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集中分布着30多个少数民族,既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集中区域,也是乡村教育的

战略重地,其教育质量关系到全国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乡村

贫困地区,采取特殊政策与措施,对实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

义。乡村课程作为乡村学校教育的核心要素,“宜坚持多元的价值选择,即多元的视野、多样性原则

和个性指向,并通过结构统整将各种文化内容整合起来,以适应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1]。因

此,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内容的选择既要积极反映并满足新时期乡村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

的客观要求,又要兼顾传承民族文化、改善各族民生、繁荣乡村文化的多元需求,这就需要将乡土知

识合理融入乡村课程。
作为当地民族智慧的重要表征,乡土知识既是民族历史和乡土文化相结合的民族文化资源,也

是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乡村课程资源。近年来,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中小学教师积极开展相关探索,
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一是已有研究成果大都聚焦于西

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政策规划、均衡发展、资源投入等宏观领域,鲜有论著从乡土知识开发层面

探讨乡村课程建设;二是注重乡土资源对乡村教育及课程建设的工具价值,忽视了本体意义,未能

将其作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特色文化发展与师生成长的重要举措加以构建;三是经验性、概括性描

收稿日期:2017-08-10
作者简介:赵鑫,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周钰洁,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2016年 度 青 年 项 目“西 南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教 师 职 业 吸 引 力 提 升 机 制 研 究”
(16CMZ025),项目负责人:赵鑫。



述较多,泛泛而谈学校课程建设对民族知识的吸纳,没有深入揭示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以及乡村

学校课程所特有的乡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此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需要结合具体民族的乡

土知识较为深入地剖析其融入乡村课程的关键性问题,从而发挥以点带面的功能。鉴于此,本文以彝

族乡土知识为例,阐释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价值定位、现实挑战与实践策略。

一、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定位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较为偏僻的乡村,历史上长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状态,总体上受

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加之各民族内部固有的、鲜明的民族性,造就了该地区灿烂多姿

的民族文化,独特的乡村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出丰富的乡土知识。彝族作为西南地区第三

大少数民族,有900多万人口,较为集中地居住在四川西昌,云南楚雄、玉溪,贵州威宁、大方等地,
彝族乡土文化传统具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其乡土知识在西南民族地区颇具代

表性。探讨彝族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价值定位,揭示其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西南民族地区乡

村教育“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2]。
(一)传承西南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教育具有特殊

性,要把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应重视通过教育来传承多彩的民族文化。”彝族

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创造了音乐、舞蹈、服饰、建筑、饮食、节庆、手工艺、语
言文字、礼仪习俗等多个领域丰富多彩的民族乡土知识。彝族乡土知识是该族乡民与生于斯、长于

斯的西南地区这个独特“世界”交流互动所生发出的、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及

知识体系,可以说彝族乡土知识就是西南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之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且是乡村课程建设的土壤和

不竭的原动力[3]。就彝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而言,针对其民族文化丰富、民族历史久远等特点,通
过乡村课程传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价值定位尤为必要,集中体现为彝族地区乡村课程对当地

乡土知识的挖掘、继承、传播与创新。例如极富特色的彝族舞蹈,融热爱劳作、庆祝丰收等民俗文化

为一体,是彝族特有的乡土艺术形式。彝族民间舞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产生于农耕牧放的舞蹈,
包括苞谷舞、荞麦舞、织毡舞等,大多模拟农耕的动作和劳动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喜事中常见的

舞蹈,如对脚舞、跳锅庄、跳芦笙等。彝族乡村课程作为本民族乡土知识的核心载体,将民间舞蹈纳

入学校的乡村课程,有助于学生在传承与发展民间舞蹈这一彝族特色乡土知识的同时,理解本民族

舞蹈艺术中蕴含的崇尚劳动、追求幸福等价值取向。
此外,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不仅顺应西南民族地区学校课程的多元文化取向,有助于传承优

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成为促进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彝族乡土知识融

入乡村课程是学校课程文化建设兼顾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过程,能够增强西南民族地区乡

村教育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形成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彝族乡土知识中蕴含着

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足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为乡村教育生活注入活力与生气”[4];另一方面,彝
族乡土知识同当地乡村环境、真实情境的有机结合能够改变课程内容脱离师生的生活实际、包容性

不足等现状。以彝药为例,作为彝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彝药是我国药

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的主要聚居区多位于山地,如四川凉山腹地交通闭塞、人迹罕至,
保持了生物界的自然生态和较多的动物种类,动植物药用资源极其丰富,同时也保留着彝族人民世

代相传的动植物药用知识。当地乡村学校在彝药专家、高校课程学者等协助下,将彝药知识引入乡

村课程,提升了师生对彝药文化的感知与认识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当地乡村学校教育

内容因本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蕴而显示出特别的亲近感与生命力。



(二)培育西南民族地区师生乡土情感的重要平台

在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乡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离土”“离乡”趋势越

来越明显,对养育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乡土社会越来越陌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逐渐淡薄便是其主

要表征。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乡土知识与乡土情感具有一种“亲缘性”和“共生性”的关系。同西南地

区其他少数民族类似,彝族乡民的乡土情感与民族情感往往相互交融,民族情包含着乡土情,乡土

情孕育着民族情。在乡村教育领域,乡土情感是指师生在认识、了解乡村及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形成的有关“乡村”“族群”“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认同,它“既是提升乡

村教育品质的精神支柱,也是强化师生爱土兴乡的价值导向,以及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和乡村社会革

新的重要力量”[5]。乡土情感的生成需要以相关知识为平台,这些知识必须是根植于生活环境和民

族文化的乡土知识。少数民族师生要在知识习得的过程中逐渐激发自身的乡土情感。因此,将彝

族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正是师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得以“位育”的重要平台。
“所谓‘位育’,源自《中庸》:‘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从静态维度诠释,‘位’强调主体

生活环境对自身的影响;从动态维度来看,‘育’强调主体主动的进步成长,调适环境以发展自

身。”[6]针对西南民族地区多元的文化环境,要实现彝族师生乡土情感的“位育”就应包括两个维度:
一方面是静态的“位”,即彝族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乡土知识对师生乡土情感的催化;另一方面是动态

的“育”,即彝族学生乡土情感需要在特定文化环境中通过富含本民族乡土知识的乡村课程加以激

发和培养。如彝族民歌作为饱含浓郁民族情的重要乡土知识,在彝族社会中通常以歌唱的形式宣

讲历史、强调道德、传承风俗并表达喜怒哀乐,歌词内容广泛,是彝族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

一。将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彝族民歌,比如《犁地歌》《都火歌》等引入当地乡村音乐或文学等课

程中,让师生体会劳动歌、风俗歌、生活歌中代代传唱的彝族人民对本族劳动文化的赞美和乡土生

活的热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潜移默化地生发出对彝族乡村大地天然的依托感和本族文化传统

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乡土知识是西南民族地区师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安其所、遂其生”的催化

剂,有助于强化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三)推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特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在吸收各地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融入学校所在区域的

文化,突出区域特色,弘扬区域内的各民族文化,而“生搬硬套”的结果只能导致乡村教育脱离当地

实际,“千校一面”,效果不佳。因此,特色发展是彝族乡村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向,需要基于彝族乡村

社会及其民族传统文化,根据教育发展需求和当地乡村课程资源分布,充分依托学校所处的文化环

境,因地制宜,将彝族乡土知识转化为课程资源,寻求突破点与生长点,积极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建

设。在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的同时,彝族乡村学校师生在各方支持下应积极开发与乡村生活实际、民
族文化传统相吻合的乡村课程。因此可以说,彝族乡村学校特色发展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将

富有民族特色和乡村特色的乡土知识与乡村课程不断融入、优化并落实的过程。
彝族乡村学校尽管所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也具有独特的优

势,生态环境较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质朴的乡风民俗。“当地的乡村社会是更为接近人的

先天善好的自然秩序的一个综合的文化织体,因此能为人的天赋展现,为人的教养的养成,为人的

道德品质的养成提供更为自由、没有拘束、淳朴、洁净而少有诱惑的社会氛围”[7]。乡村学校应尊重

并发挥乡土文化的优势,让学生更多去探寻、发掘其中特有的乡村课程资源,从而发挥其独特的育

人功能。如源自明代的彝剧就是一种有着独特唱腔和表演程式的戏剧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云南楚雄多所乡村学校参与该地彝剧团开展的“戏曲进课堂”活动,将彝剧建设成

为特色乡村课程,引导师生在彝剧课程实施过程中既了解了它的历史演变、生活题材、民俗文化和

民族精神,又了解了彝剧中的方言土语、演奏乐器、音乐唱腔、表演方式、演出风格等,成长为传播彝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备军和生力军。实践证明,乡村课程如果能扎根于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



立足当地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贴近当地民族习俗和乡村生活,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根深才会

叶茂,进而彰显当地乡村学校的特色与风采,促进其发展。正是在西南民族乡土知识的熏陶和学校

的引导下,学生吸收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品质,进而成长为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符合西南民族地区社

会发展要求的建设人才。

二、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挑战

尽管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由

于长期以来当地教育水平同东部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为落后,通常追赶和模仿发达

地区的教育尤其是照搬其课程,导致当地乡村教育出现“水土不服”等问题,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

得无趣,教育质量难有起色,使师生产生“厌学”“厌教”等负面情绪[8]。调研发现,当前彝族乡村学

校课程建设的整体状况并不让人乐观,虽然少数乡村学校在外力支持下开展了彝族乡土知识融入

乡村课程的探索,但整体水平不高,乡土知识开发和乡村课程建设仍然是当地乡村教育的薄弱环

节,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影响了彝族乡村教育的发展,限制了乡村教育在当地乡村社会建设中

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制约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及成效。
(一)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的整体条件较为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的财政投入,教育经费逐年增长,
乡村教育扶贫机制有所创新。但通过在四川凉山、云南楚雄、贵州威宁等彝族自治州(县)的调研发

现,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当地乡村学校整体办学条件仍然较为落后,限制了乡土知识融入乡

村课程的可能性。
一是学校办学经费紧张,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难以满足教育发展的基本

需要,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乡土知识的开发与利用。长期以来,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地貌特殊、语言

不同、学校分布松散,导致乡村学校正常运行的开销大于其他地区的学校,教育经费应付基本的硬

件设施和教师的工资支出等尚且紧张,而乡村课程建设专项经费的落实就更是一种奢望。此外,开
发乡土知识、建设乡村课程离不开相关课程专家的指导,这也需要专门的资金支持。经费缺乏导致

学校无力关注当地乡土场域的独特性,难以向师生提供开发、利用乡土知识的平台。
二是学生基础薄弱,知识面狭窄、信息量较小。由于乡村经济发展缓慢,有些彝族村寨连电视

等基本设施都尚未普及,家长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许多学生汉语水平较差。
虽然某些乡村学校使用了彝语教材,但只是将国家课程或其他地区的校本课程转换为彝语,没有把

本民族文化传统特色体现在教材内容中,缺少对彝族乡土知识的介绍。学生难以从学校开设的课

程和使用的教材中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无法将所学知识同生于斯、长于斯的彝土彝乡联

系起来,导致他们既不了解外面的社会,也不熟悉本民族的文化知识。
三是从当地学校课程建设而言,学校课程体系的设置应将国家课程与乡村校本课程相结合。

然而在学校实施的国家课程中鲜见当地乡土知识的影子,乡土知识的融入被认为是各地乡村学校

在课程建设中各自考虑的事情。这对发达地区的学校不成问题,但由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教

育发展缓慢,乡村课程建设较为滞后,乡土知识的融入便无从谈起。当地学校课程设置缺乏民族特

色,虽在文本选择上体现了国家课程的整体要求,但忽视了乡土知识的合理性。
(二)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课程素养亟待提升

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体,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师资的

鼎力支持。而课程理念陈旧、课程素养偏低正是西南民族地区中小学师资队伍普遍存在的一大问

题[9]。以凉山彝族地区为例,大量乡村小学年久失修,缺少公办教师,许多学校仅靠代课教师或支

教教师通过复式教学的形式勉强维持。乡村学校一名教师兼任四门以上课程的情况较为普遍,“乡
村小学包班教学”也很普遍。尤其是实施“撤点并校”政策和“乡村学校寄宿制”以后,还存在缺少生



活教师、心理辅导教师等问题。在师资“数量不足、招新无门”的困境中,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日常基

本的教育教学任务尚且比较吃力,更何况专门抽出时间、精力提升乡土知识开发和乡村课程建设的

专业素养,其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无论彝族地区乡村教师接受的职前教育还是难得的职后培训,几乎没有关于怎样立足乡

土知识开发乡村课程的专题内容,这就使得绝大部分乡村教师缺少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意

识与能力。通过对凉山彝族乡村教师的走访,我们发现老教师已经习惯了学校教育只为升学服务,
忽视或漠视当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播对乡村教育的要求。而新教师的乡土知识储备

不足,缺乏相应的乡土课程开发基础。他们主要毕业于师范院校,虽然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具
有较高学历,但对当地乡民口头传诵的故事歌谣、地方史志、特色工艺等彝族乡土文化知识并不了

解,即使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有着学习乡土知识的愿望,也局限于习得一些乡土方言。他们虽然能够

关注彝族生活仪式中民歌、舞蹈、习俗等文化传统的外显形式,但难以深刻理解各类民间舞蹈,比如

披毡舞等所包含的追求自由、和谐包容的思想,对彝族乡土知识的独特文化意蕴缺乏较为深入的把

握,其理解大都表面化。这就需要在乡民和课程专家的共同支持下提升当地乡村教师的课程素养,
准确掌握彝族乡土知识的文化意蕴和独特价值,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奠定必要基础。

(三)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的合理性遭受质疑

乡土知识合理性指的是乡土知识对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及师生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西南

民族地区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区域,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限

制,当地乡民极力想摆脱思想、精神以及物质等诸多方面的自卑感和无力感,从而影响了对乡土知

识教育价值的认识。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许多身为家长的彝族乡民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乡土知

识视为土里土气的“落后知识”,只能适用于本民族“落后于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彝族以酒

为贵,酒是迎宾待客、过节、婚礼、丧葬、探亲访友等活动的必备礼物,并有着复杂的酒礼和悠长的酒

歌,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地域性的影响下,彝族酒文化的价值与意蕴只

能在其特定文化圈中才能得到诠释与传承,在特定场域之外,这种民族文化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彝

人好喝酒的“恶习”,并导致当前部分彝族乡民对酒文化产生质疑。实际上,如果在当地学校乡村课

程中向彝族学生适当介绍本族饮酒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民俗礼节,诸如彝族对盛酒器皿有较多讲

究,多用牛皮口袋盛酒,饮酒时多用木质高脚酒杯,就可以避免将酒文化的传承简单理解为嗜酒。
此外,盛酒器皿的制作工艺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彝族的酒文化。这些知识有助于彝族人掌握当

地特有的文化传统。
对乡土知识合理性的质疑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和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

建设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融入某个或多个民族所有的乡土知识,而应去粗取精、因地因校合理吸收,
但对乡土知识的质疑也要避免走向极端。这种极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彝族乡村社会经济发

展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传统的落后,而学者基于对凉山等彝族乡村社会的长期调查发现,当地持续贫

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是乡村教育的低效与缺失以及彝族文化传统在学校课程中的边

缘化[10];二是对乡土知识的理解较为狭隘,往往局限于彝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传统

农业或原始宗教习俗,认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必然会涉及农耕内容或宗教内容;三是将乡村教

育目标定位于考试升学,限制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发展空间,导致乡村学校课程与学历教育

重合性较大,人才培养忽视本民族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的人情风俗、社会经

济发展脱节,针对性和适应性不强。
通过调研发现,如果缺少政府行政部门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门支持,那么当地乡村学校仅能勉

强落实国家课程,难以兼顾彝族乡土知识的继承与传播,导致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主流

文化的冲击下被排斥到边缘地位,富含彝族文化的乡土知识在年轻一代濒临失传。长此以往,彝族

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许多传统文化将会逐渐没落甚至消逝。因此,如何有效地传承各民族优秀



文化成为该地区乡村教育及其课程建设的当务之急,把承载彝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乡土知识合理融

入乡村课程既具有必要性,又凸显出紧迫性。

三、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策略

分析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为了有效解决相关问题。本文

基于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价值定位,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主要从舆论宣传、经
费保障、融入目标、融入方式、课程主体和资源库等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主要环节探讨其实践

策略。
(一)加大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宣传力度

转变观念、消除偏见、树立合理的乡土知识观,是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认识

前提。西南民族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各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及乡土知识的保护、传承,注重发展,宣讲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对尊重民族情感、加强民族团

结、保护多元文化、维护边境稳定、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个人

素养的重要意义。增强人们保护、传承与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的紧迫感、危机感和历史责任

感,提高落实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西南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村(居)
委会通过电视、网络、报刊、广播、板报等多种形式以及举办民族文化节等活动开展舆论宣传,使全

社会认同保护与传承各民族乡土知识的重要性以及乡村学校课程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从而提

高传承和发展各民族乡土知识的全民意识,为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提供有力的舆

论支持。乡村学校是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主阵地,学校教育可以唤醒民族地区学生及其家长

的文化自觉,让他们逐渐意识到本民族乡土知识的重要价值,懂得珍惜自身的母体文化,引导他们

自愿投身于乡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促进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增加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经费投入

就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当前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最需要的条件是充足的经费保障。云、贵、
川等地彝族聚居区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乡土知识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大都位于国家级或省级贫困

县,经济发展尚处于困难阶段,乡土知识在乡村学校中的开发与传承举步维艰。因此,需要国家加

大支持力度,通过专项经费、对口支援等措施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除了在教育经费总量上加大对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外,建议国家设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专项基金,为该地区各级各

类学校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以减轻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乡村学校经费负

担。一是设立民族乡土知识教材开发专项经费,专门资助各级各类学校基于乡土知识开发的乡村

课程建设,让学生免费使用教材;二是设立民族乡土知识融入校园、引进乡村课程的活动经费,保障

学校定期开展民族乡土文化活动,以此推动相关课程的有效实施;三是设立民族乡土知识教师选聘

专项经费,不拘一格地聘请乡土知识丰富的民族艺人、高校课程专家等到学校协助教师开发乡村课

程,对教师进行乡土知识开发和乡村课程建设方面的培训,同时请这些民族艺人、高校课程专家亲

自担任部分教学任务,为学校师生演示。总之,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进行专项投入、构建可靠

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提升学校课程建设水平,确保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并且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的基本条件。
(三)明确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

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是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的重要导向。彝族乡土知识

融入乡村课程的目标应在切合当地师生的特殊需要和乡土知识的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制定,通过

学生对本族乡土知识的学习、了解、把握与体验,使学生触及乡土知识的核心,即充分认识并理解民

族精神与乡土精神,同时反思和批判其中落后的内容。具体而言,彝族乡土知识融入乡土课程的目

标主要包括乡土情感态度、乡土文化意识、乡土学习能力等多个方面。



在乡土情感态度层面,强调通过对彝族乡村课程的学习,激发学生对乡土强烈的归属感以及

“建乡爱土”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乡土文化意识层面,强调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

文化素养,培养学生鉴别乡土文化知识的能力以及参与多元文化交流的意识,帮助学生形成多元的

文化价值观;在乡土学习能力层面,引导学生贴近本民族乡土生活,通过实践活动、族群活动等,提
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1]。以云南楚雄某乡村中心校编制的《彝人社会》乡村课程为

例,该课程的目标旨在通过对火把节、彝族年、二月八、插花节等彝族传统节庆文化的详细描述来实

现乡土情感态度目标,以介绍彝族的婚姻家庭、礼仪习俗、民间文化来实现乡土文化意识目标,并基

于彝族传统漆器、擀毡等手工艺实践来达成乡土学习能力目标。可见,课程目标中的乡土情感态

度、乡土文化意识和乡土学习能力是有机的整体,密不可分。乡土情感态度是乡土文化意识、乡土

学习能力的精神动力,乡土文化意识是乡土情感态度、乡土学习能力的起点,乡土学习能力是乡土

情感态度、乡土文化意识的智力支持,因而在彝族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中需要尽量实

现三者的统一。
(四)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促成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

彝族的乡土知识丰富多元且历史悠长。从其丰富性来看,彝族乡土知识既体现在音乐舞蹈、民
族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民居建筑、饮食、服饰、生产生活工具等物质文化方面。
从其历史性而言,彝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礼仪习俗、饮食服装等乡土知识都是彝族历代乡民同

西南地区独特的人文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乡土知识有效融入乡村课程必须以灵活多

样的方式开展。
一是可以采用乡土知识与国家课程结合的方式,在国家课程的校本化、乡土化和民族化实施过

程中,以素材、案例等形式酌情融入乡土知识。一方面,彝族乡土知识可以同人文类课程结合,例
如:在语文、历史等课程中增加小叶丹、曲焕章、罗炳辉等彝族英雄人物及其事迹的引用比例,学习

其高尚品格;在地理课中加大当地地貌特征、民族风情的介绍,让师生领略独特的自然之美,激发师

生爱乡爱国的情感;在音乐课中增加传唱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歌谣,学习彝族舞蹈,让师生感受独

特的艺术传统,提高师生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另一方面,彝族乡土知识还可以同自然类课程结

合。例如民居建筑力学知识是彝族人民以其独特智慧运用力学原理的直观表现,在学习物理课程

中的力学原理时,教师可以挖掘瓦板房、闪片房、土掌房以及“三坊一照壁”等彝族民居中的建筑力

学知识,将其融入物理课程。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对相关

力学知识的掌握。
二是可以立足学校平台开展校本性的乡村课程建设。一方面,根据乡土知识所包含的主题开

发相应的乡土校本课程。根据服饰文化、生态保护、民歌舞蹈等不同的主题精选相应的乡土知识,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能编写专门的、系统的校本教材。例如,贵州威宁某乡村学校在课程专

家指导下开发编写了以擦尔瓦(即“披毡”)等为代表的校本教材《彝族服饰》,系统介绍各类彝族服

饰的形态、原料、功能、价值等,使彝族的民族服饰智慧及乡土知识在乡村课程中得以彰显。另一方

面,以主题活动的方式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学校课程。西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节日,
彝族也不例外。当地乡村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民俗节日开展教学活动,将丰富的乡土知识融入学校

课程。例如云南楚雄大姚县某乡村学校以彝族插花节为主题,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用马樱花等鲜

花装扮学校和教室,举办全校性的彝族文化艺术节活动,成为当地乡村课程建设的一张名片。
(五)立足乡土特色提升教师课程素养

乡村教师是乡村课程建设的主体,是系统传承乡土知识的关键人物。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

若要有效融入乡村课程,培养和储备一定数量的、掌握乡土知识并且具有较高课程素养的专业教师

是必由之路。因此,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支持,例如在民族院校开设有

关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和民族文化的专业,注重培养将少数民族乡土知识融入课程建设的专门



人才,针对具有较为丰富的乡土知识储备的考生,学校可实施自主招生或降分录取、定向培养政策,
给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课程建设以及师资培养提供活水源头。此外,在“国培”或“省培”项目中

设立专门项目,资助民族院校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相关教师或待聘的民族艺人开展短期培训,
培养他们具有一定的课程素养与专业素养。对地理位置偏僻的乡村学校采取寒暑假“送教下乡”的
形式,定期举办讲座,聘请课程专家和民族艺人对教师进行培训,重点不是向教师灌输各种乡土知

识,而是引导教师充分认识本民族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重要性,加深对本族乡土知识的理解,
增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加以保护与传承的使命感和主动性,培养自身的乡土知识涵养与课程素养。
此外,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和组织下,教师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走访观察、主题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民族活动等形式充分掌握乡土资源,优化乡土知识结构,提升乡土知识开发与乡村课程建设的能

力。例如,四川凉山某乡村学校教师为了解彝族民间“打牛”“打羊”等礼俗文化,并将其融入乡村课

程,在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村委会和乡民沟通协商之后,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走访并参与附近彝族

人家的迎宾待客活动或家族仪式,诸如诞生礼、成年礼和婚礼等,较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彝族乡土礼

仪知识,为设计“彝族礼仪”这一乡村课程寻找灵感与素材。
(六)建设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资源库

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避免一蹴而就,更要杜绝“昙花

一现”,因此需要构建长效机制。乡村课程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制约着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广

度与深度。缺少足够的课程资源,乡土知识开发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以构建乡村课程体

系。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虽然具有丰富的乡土知识,但乡土知识并不直接等同于课程资源。为此,
构建乡土课程资源库这一策略既能够整合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合理地将优秀

的乡土知识转化为课程资源,为乡村学校师生提供丰富、适用的乡土知识素材,以达到乡土知识融

入乡村课程的现实目标,又可以有效化解学校分散、师资薄弱等短板造成的负面影响,避免乡村学

校在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过程中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规避课程建设的分散性、重复性和低效

浪费。
构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资源库,应将西南民族地区各族各类乡土知识加以汇集、筛选和

分类,进行统一管理,优化共享。其分类可以先按照各个民族,再根据乡土知识的种类,诸如音乐、
舞蹈、服饰、节庆、建筑、饮食、手工艺、语言文字、礼仪习俗等加以梳理。例如,四川凉山地区某高校

牵头组织彝族乡土课程资源库建设,突出课程性、地方性和实用性原则,将彝族各类乡土知识打造

为传统乡村课程资源库和网络乡村课程资源库,前者包括教材、录像、文献和宣传资料等,后者将前

者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乡村课程资源库管理主体既可以是高等院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可

以是乡村学校,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建设省(市、自治区)级或国家级

乡村课程资源库。比如,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划协调,西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

部门联合有关高校或科研部门具体负责本地区乡村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兄弟省(市、自治区)协同共

享,在强调乡土知识文化传承的同时重视各民族之间乡土知识文化的交融、实现各民族乡土知识之

间的互惠,避免乡村课程建设走向“本民族(族群)中心主义”的极端[11]。此外,可在有条件的乡村

学校设置资源库建设点,尽可能利用和发挥乡土课程资源库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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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fortheIntegrationofLocalKnowledge
intoRuralCurriculuminSouthwestMinorityRegions

———TheYiKnowledge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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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calknowledgeisnotonlytheimportantsymbolofsouthwestminorityregion􀆳scultureand
wisdom,butalsotheeducationalresource.TakingthelocalknowledgeofYinationalityasanexam-
ple,integratingruralknowledgeofsouthwestminorityregionsintoruralcurriculumisanachieve-
mentforthepresentandwillbringbenefitstothefutureruraleducation.Throughthisprocess,edu-
catorscaninheritsouthwestminorityregion􀆳s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cultivatestudents􀆳native
emotions,anddevelopcharacteristicsofschool.However,influencedbyvariousfactors,thereare
severalchallengesintheprocessofintegratingsouthwestminorityregion􀆳sruralknowledgeintorural
curriculum.Forexample,theconditionsforruralcurriculumconstructionarebackward;thecurricu-
lumattainmentsoftheteachersalsoneedtobeimproved;therationalityoflocalknowledgeissubject
todoubts.Tomakesurethatintegratingruralknowledgeintoruralcurriculumcanbeachievedand
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ieldofruraleducationeffectively,thegovernment,ruralschoolsand
theireducatorscanstrengthenthepropagandaoflocalknowledgeintegration,increasethefundinvest-
mentoflocalknowledgeintegration,makethecurriculumgoalsofruralschoolsclearbyestablishing
culturalconsciousnessofcurriculumknowledge,applyflexibleandvariousmethodstointegratinglocal
knowledgeintoruralcurriculum,improveteachers􀆳curriculumattainmentsonthebasisofschools􀆳
characteristics,buildthecurriculumresourcelibrarycontaininglocalknowledge,andsoforth.
Keywords:ruralcurriculum;localknowledge;localemotion;southwestminorityregion;theYina-
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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